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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安置的空间隐喻”。① 从沙尔马那沙尔一世开始, 在中亚述的年代记中出现了对外族所生活地

区的“不易抵达”特性的描述, 学界将其称之为“艰难之路”(difficult
 

path)的文学传统, 显然, “敌人

所居住的世界的不可接近性和陌生感, 被用作对文化差异或对非亚述国家和人民的‘他者性’的隐

喻”。② 在沙尔马那沙尔一世对哈尼加尔巴特王国的战争中, 亚述人“开辟了最艰难的道路和山

口”才得以进入该王国的领土, 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 Tukulti-Ninurta
 

I)的年代记把库提人生活

的地方描述为“遥远的库提之地, 道路极其艰难” , 把亚美尼亚高原的奈里国( Nairi-land)描述为

一个异常偏远的地方, “我凭借超乎寻常的强大力量, 经常穿越难以逾越的石山, 而这些山路是

其他国王所不知道的” 。 亚述人“用铜镐凿开他们的山, 并拓宽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道路” , 这可能

是对亚述人与野蛮的异族世界取得联系的某种隐喻。 在中亚述年代记中, 就把恶劣的自然条件与

卑劣的异域族群的主题结合起来, 把生活在这些困苦地区的族群描述为缺乏勇气的懦弱人群, 库

提人因为亚述人发动的战争而“惊恐万分” , 最终只好跪倒投降, “阿尔祖国的国王埃赫利特舒

布”因为恐惧而“带着他的侍臣和儿子, 抛弃了他的整个国土, 秘密地逃到了奈里这个未知之国

的边界” , 中亚述铭文也把这些地区的族群描述为采取阴谋手段的不光彩者, 哈尼加尔巴特王国

的人为了阻止亚述人, 截断了亚述军队“前进道路上的山口和水源” 。③

在中亚述时期, 亚述确立了君主制, 并对外推行扩张政策,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 随着国

力的增强, 亚述开始与西亚北非地区的其他大国开展外交往来, 成为古代西亚北非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

量。 在这种形势下, 为了巩固统治和树立大国形象, 亚述需要重新塑造其独特的国家和集体身份。 因此,
为了调和城邦传统与王国现实之间的矛盾, 并在西亚北非世界树立悠久王统的大国形象, 中亚述在历史

叙事中积极地重塑了亚述的形象与观念。 总体来看, 亚述集体身份的历史叙事主要包括三个维度: 在时

间维度上, 突出亚述悠久的王政传统, 并推崇征服者沙马什阿达德一世; 在空间维度上, 突破了小国寡

民的城邦属性, 强调亚述的地域王国特性; 在族群维度上, 一方面强调其他族群的异己性, 另一方面发

明了“亚述人”这个词, 以取代城邦时代的“亚述之子”。 中亚述时期亚述集体身份的历史叙事, 为新亚述

时期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是亚述从城邦走向帝国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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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事备受古今学者关注。 受圣经解释传统的影响, 关于《但以理书》帝国隐喻的解释甚多, 当

前学界关于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帝国解释与末日叙事等主题。① 本文拟在前人关于《但以理书》帝国

隐喻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但以理书》成书过程及其整体文本叙述架构, 对其帝国隐喻与叙事进

行新的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析《但以理书》的编修思路及其启示, 揭示《但以理书》成书时

所反映的社会背景, 即犹太人在反抗希腊化塞琉古帝国时的集体心态和对未来的设想, 同时从文

明交往的角度, 窥探《但以理书》所蕴含的帝国叙事及其神权历史学观念对东西方诸地历史观念

与文化认同的影响。

一、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的成书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主要记载了一位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但以理在宫廷解梦并解释异象

的活动, 探讨了生活在异族国王统治下的犹太人所面临的挑战与期许。 在死海古卷及古代希腊文文

献中曾提到但以理的故事,② 古代迦南一些地区将其视为先知。③ 但是, 拉比传统否认但以理所叙

述与解释的异象及其预言, 拒绝赋予其先知身份。④ 因此, 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 (Tanach) 中,
《但以理书》被列为圣录(Kethuvim)中的一卷, 通常被视为经典的启示录作品。⑤

《但以理书》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 1 ~ 6 章用第三人称书写, 主要由六个宫廷故事构成, 发

生在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 伯沙撒和米底王大流士统治时期, 主要叙述了先知但以理在宫廷为

国王解梦及其遭遇; 第 7 ~ 12 章用第一人称书写, 内容包括四个启示录异象, 发生在伯沙撒、 大流

士与波斯国王居鲁士时期, 主要叙述了但以理解释异象及启示等。
在书写语言方面, 《但以理书》第 1 ∶ 1-2 ∶ 4a 节、 第 8 ~ 12 章以希伯来语书写, 第 2 ∶ 4b-7 ∶ 28

节以亚拉姆语书写, 这与《但以理书》内容结构的分类并不一致。 关于此种差异, 学界围绕《但以理

书》成书过程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诸多解释。 早期学者大多主张《但以理书》的原作最初为一个整体,
以一种语言写作, 后被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亚拉姆语为当时古代近东地区的国际通用语言), 或认

为《但以理书》原作便同时使用了两种语言进行写作。⑥ 但是, 这两种认识被认为忽视了《但以理书》
在“故事”与“异象”等内容结构方面的差异性, 同时也并不能解释缘何只有部分章节被翻译的现象。
因此, 以霍尔舍尔(Hölscher)、 约翰·柯林斯(John

 

J. Collins)和劳伦斯·威尔斯(Lawrence
 

M. Wills)
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但以理书》的成书并非一次性写就, 其中第

 

2 ~
 

7 章用亚拉姆语写成, 第 8 ~
12 章用希伯来语写成。 关于第 1 章, 有学者指出其可能用希伯来语写成, 或者由亚拉姆语翻译为希

伯来语, 因为希伯来语更适合作为引言。⑦ 如约翰·柯林斯认为《但以理书》第 1 ∶ 1-2 ∶ 4a 节可能

用亚拉姆语写就, 但是后来被翻译为希伯来语。⑧ 《但以理书》很容易被认为是由但以理在公元前 6
世纪所作。 但是, 此说很早便受到质疑, 公元 3 世纪的希腊学者波菲利(Porphyr)认为该书成书于公

元前 2 世纪中期, 反映了塞琉古王国安条克四世( Antiochus
 

IV)时期犹太人与希腊人冲突的历史。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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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则普遍认为《但以理书》第一部分先于第二部分写成, 如约翰·柯林斯指出第 2 ~ 6 章呈现

出一种人为的文学写作手法, 旨在将该书的两部分结合在一起。① 《但以理书》第二部分“异象”中的

内容指向安条克四世对犹太人的迫害, 应在马加比时期被书写。② 《但以理书》第 1 ~ 6 章被认为写作

于公元前 3 世纪。③ 因此, 人们现在普遍认为《但以理书》出自不同作者, 是在最初公元前 3 世纪的

第一部分的基础上, 扩大到第二部分, 最终在马加比时期统一编修成书。
 

二、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的帝国隐喻与叙事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的第 2 章与第 7 章分别以故事和异象的叙述形式, 用人像与海兽隐喻

“四大帝国”的形象, 并借助但以理解梦的方式加以呈现。 其中第 2 章记载了关于尼布甲尼撒之梦的

故事: 尼布甲尼撒梦见一座巨大的人像, 头为精金, 胸膛和膀臂为银, 肚腹和腰为铜,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 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把脚砸碎, 变成一座大山。 对此但以理解释道: “王啊,
你就是那金头。 之后必另兴一国, 又有第三国是铜的; 第四国坚壮如铁……你既见像的脚和脚指

头, 一半是窑匠的泥, 一半是铁……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存到永远。”第二部

分第 7 章记载但以理梦见了“四个海兽与人子, 前三兽分别如狮、 如熊、 如豹, 第四兽头有十角,
后又长起一个小角……还看到一位像人子的驾天云而来, 得了权柄……告诉但以理: 这四个大兽就

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 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 直到永远……其中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

的第四国……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十王, 后来又兴起一王, 与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伏三

王……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他的权柄必被夺去”。④

但以理在第 2 章的叙述中称尼布甲尼撒即为金头, 明确提示新巴比伦王国为第一帝国, 这对应

于第 7 章中的狮被解释为巴比伦帝国。⑤ 《但以理书》第 8 章(8 ∶ 15-24)记载“双角的公绵羊就是米

底和波斯王”,⑥ 因此米底与波斯通常被认为是第二与第三帝国, 即第 2 章人像的银胸与第 7 章中

的熊被认为是米底; 第 2 章中人像的腹部与大腿及第 7 章中的豹子代表波斯。⑦ 在但以理的叙述中,
第四帝国通常被认为是希腊, 即第 2 章人像的腿与第 7 章十一只角的野兽代表希腊, 这是因为《但

以理书》第 8 章(8 ∶ 21)明确提到了“那(带角的)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其他的角都从中衍生出来,
预示着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的希腊化王国, 第 7 章记载第四帝国对圣民的迫害则与安条克四世迫害

犹太人高度相关。⑧ 希腊帝国分裂为诸多小王国, 被表述为诸多形态, 如铁与泥混合的人像的脚及

野兽的十个角等。 这十个角应代表自塞琉古一世以来的国王,⑨ 第十一个小角指安条克四世, 其与

圣徒为敌, 最终被推翻, 迎来上帝永恒之国。�I0

因此, 在《但以理书》第 2 章与第 7 章中分别以人像与海兽的方式所隐喻的“四大帝国”, 通常被

认为是指新巴比伦、 米底、 波斯与希腊。 在古代帝国叙事中, 通常将亚述作为第一帝国, 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在帝国叙事中亦先提到亚述帝国, 随后为米底和波斯。�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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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的书写显然改变了帝国叙事的序列, 选择将新巴比伦视为第一帝国, 被认为是将帝国历

史叙事与巴比伦的但以理传说及犹太人在巴比伦的磨难联系起来, 以契合犹太人的历史。 《但以理

书》的叙述者将犹太人的历史置于当前救赎的关键节点, 展现了犹太人对塞琉古统治的反抗, 并预

言神圣之国最终到来, 构成了但以理预言与启示的核心观点。①

前述《但以理书》第一部分“故事”与第二部分“异象”在不同时期写就, 为两个独立的篇章内

容, 在马加比时期被统一编修成文。 但是, 从帝国叙事的角度而言, 可以看到《但以理书》中这

两个相对独立的篇章暗含一个整体框架。 在《但以理书》第一部分“故事”中, 第 1 章交代了但以

理及其三位犹太友人被俘至巴比伦, 以及但以理精通异象与梦兆等情况, 并提及但以理一直活到

波斯居鲁士王元年, 为整个叙述交代了背景情况。 第 2 章则以“尼布甲尼撒之梦”为主题, 但以

理为之解梦, 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新巴比伦—米底—波斯—希腊的帝国序列, 并预言“神必另立

一国, 永不败坏……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 打碎金、
银、 铜、 铁、 泥, 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 (2 ∶ 44-45) 。 同时, 但以理得到赏

赐, 尼布甲尼撒王亦认可“你们(犹太人)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主” (2 ∶ 47-48) 。② 第 3
章主要叙述了但以理三位友人被投入火窑之事, 第 4 章接续尼布甲尼撒解梦的主题, 但以理为其

解第二个梦, 言及: “你(尼布甲尼撒) 必被赶出, 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兽同居” ( 4 ∶ 25) 。 尼布

甲尼撒对此感到惊恐, 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权柄是永久的, 他的国存到万代” ( 4 ∶
34) 。 第 5 章则主要叙述尼布甲尼撒之子伯沙撒盛宴的故事, 仍以巴比伦王国为主题, 但是在末

尾提到“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 米底人大流士年六十二岁, 取了迦勒底国” (5 ∶ 30-31) 。 第

6 章的叙述转入米底王国, 主要讲述了米底王大流士时期但以理落入狮坑后获救, 言及“但以理,
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 大享亨通” (6 ∶ 28) 。③

在《但以理书》第 2 部分“ 异象” 中, 第 7 章与第 8 章的叙述仍设定在新巴比伦王国时期,
即但以理讲述的“海兽与人子”异象及“ 公绵羊和公山羊” 异象, 天使加百列对此解释道: “ 其

所看见双角的公绵羊, 就是米底亚和波斯王。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 8 ∶ 20 - 21) 。 第 9 章的

叙述设定在米底时期即米底王大流士元年, 借用耶利米的预言讲述但以理为同胞的祷告。 第

10 ~ 11 章讲述但以理在底格里斯河畔所看到的异象及天使的启示, 并言及“ 现在要回去与波斯

的魔君争战……希腊的魔君必来” ( 10 ∶ 20) 。④

因此, 可以看出《但以理书》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叙述皆遵从新巴比伦—巴比伦—米底—波斯

的帝国序列, 并提及了希腊(《但以理书》第二部分第 8 章与第 10 章)。 最后, 《但以理书》在第 12
章达到了启示的高潮, 预言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 你本国的民中, 凡名录

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12 ∶ 1-2), 预示着末日神圣天国的到来与最终胜利, 并称“但以理啊, 你要

隐藏这话, 封闭这书, 直到末时”(12 ∶ 9)。⑤ 这一陈述不仅标志着该单元(第二部分)的结束, 也标

志着整本书的结束。⑥ 由此可以看出, 与《但以理书》第 2 章和第 7 章所隐喻的帝国类似, 《但以理

书》的整体内容亦呈现了帝国叙事的基本框架, 即以新巴比伦、 米底、 波斯到希腊的“四大帝国”为

但以理预言与启示的核心框架, 显示随着“四大帝国”的灭亡, 上帝神圣之国终将胜利, 为当下反对

塞琉古的统治及马加比起义提供了理论支持。 因此, 马加比时期《但以理书》的编修者应是以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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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预设, 将第一部分的“故事”与第二部分的“异象”两个不同时期的文本组合起来, 形成了最

终的《但以理书》文本。

余　 论

作为一部典型的古代启示录作品,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以古代世界流传的帝国叙事, 对应自

巴比伦之囚到希腊塞琉古时期犹太人被异族王国统治的历史, 讲述了犹太人抵抗迫害者的过去与现

状, 预言上帝永恒之国的最终胜利, 形成了但以理传统的“四大帝国”历史叙事及犹太教末世审判观

念。 《但以理书》的编修者将自己置于反抗塞琉古王朝的历史背景与救赎节点中, 通过犹太人对迫害

者的抵抗来解释过去、 现状与未来, 以论证上帝对历史的主导及上帝神圣王国的最终到来, 这一主

题与启示贯穿《但以理书》全书, 并成为《但以理书》的核心要义与编修思路。
《但以理书》关于帝国隐喻的神学表达被后世犹太作者承袭, 出现与之类似的表述, 并在关于希

伯来圣经的解释中不断流行, 鲜明地反映了此时犹太人在反抗希腊化塞琉古帝国时的集体心态及对

未来的设想。 如被认为写作于公元前 164 年至公元前 160 年间马加比起义末期的犹太文献《以诺书》
(1

 

Enoch, 1 ∶ 89-90)亦记: “狮子和豹子吞食了大多数羊, 烧毁了房屋(意指巴比伦人与圣殿被

毁); 从波斯返回后, 鹰开始吞食羊(意指希腊人, 之后分为托勒密与塞琉古), 啄它们的眼睛。”①

公元 1 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37—100 年)在《犹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中亦承袭了《但以理书》
的记载: “这是你所见的梦……金头代表你及在你之前的巴比伦国王; 两只手和两只胳膊象征着你

的政府将被两个国王解散。 但是另一个国王应来自西方……尼布甲尼撒国王统治 43 年后……上帝

将把你的王国撕碎分给米底人与波斯人……但以理看到一个大角从公山羊头上长出, 当这个角破裂

时分出四个角……一位来自希腊的人将会得到波斯人整个领地……从他们中将会出现一位国王战胜

我们的国家, 事实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②

同时, 《但以理书》以人像与野兽形象等象征方式隐喻新巴比伦、 米底、 波斯与希腊“四大帝

国”, 这种模糊的表达为后世作者根据新的形势与帝国形态进行解释提供了空间。 受圣经解释传统

影响, 《但以理书》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与解释。 自基督教兴起以来, 由于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之间的

复杂关系, 基督教作家对《但以理书》的帝国隐喻不断进行新的解释, 以适应基督教历史发展轨迹。
以哲罗姆(Jerome)、 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和奥托(Otto
 

of
 

Freising)等为代表的基督教作家以《但

以理书》“四大帝国”历史叙事进行世界历史书写, 通过帝国更替的历史叙述实现东西方历史的勾连,
古代中世纪时期西方与近东地区的历史得以接续。③ 因此, 这一源自古代近东地区希伯来圣经传统

的神权历史学观念, 发展成为古代中世纪时期西方主要的历史观念与书写方式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西方文明的自我认知, 推动并揭示了文明交往中共同的历史意识与观念, 对东西方文明共同

文化认同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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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吕厚量): 上古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为后

人留下了丰厚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 然而, 在传统的史学史叙述语境下, 上古两河流域

往往被视为一个“有史料而无史学”的世界而受到忽视。 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 虽然我们

仍无明确证据断定, 进入希腊化时代之前的两河流域曾孕育过成熟的史学作品, 但是犹太

和波斯等后期两河流域文明已经形成了具备朴素求真意识与反思特征的史学萌芽, 并对希

腊罗马史学的发展历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亚述和赫梯等文明的历史书写传统, 同样对两河

流域地区的政治传统与族群观念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组笔谈的四篇文章分别围绕古

波斯《贝希斯敦铭文》与史学作品的异同、 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中的帝国隐喻、 中亚述

时代历史叙事对国家集体身份的构建和赫梯节日文献的历史书写对王室家族身份的塑造等

主题展开论述, 并着重指出相关文献对后世史学与政治传统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以便

说明上古两河流域历史书写传统在中东乃至世界史学史上的意义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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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波斯帝国官方历史书写中的
史学萌芽及其潜在局限性

———以《贝希斯敦铭文》为例∗

吕厚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 西方世界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居于全球主导地位, 史学史与历史哲学研

究在此大背景下兴起, 多数有影响力的相关著作将古希腊史学视为近现代史学的唯一重要源头, 同

时有保留地承认, 中国古代史学与《旧约圣经》等古代近东文献中的历史书写也在世界古代史学中占

据一席之地。① 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研究和“晚期古典”研究的兴起, 国际学界普遍认识

到, 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对东亚和东南亚文化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而古代犹太历史思维对西欧和拜占


